
本非衢州人而在衢州工作生活了 60 余年的王世范先生，
凭着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和对浙西历史文化的挚爱， 在耄耋之
年，终于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言文献巨制《衢州话》（珍
藏版）。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非遗”文化抢救工作，它为保护、传
承正在急速变异、断代失传、濒于湮灭的方言文化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衢州是历史文化名城，邻徽、闽而紧连吴头楚尾，“四省通
衢”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与周边乡土口语大相殊异的官话色
彩。老城区衢州话，文读音（临文所读字音）大量渗入口语，占尽
优势；白读音（纯口语会话音）则尽显古人所称的“吴音媚好”，
人所乐道。相关的情景，以往并不是无人涉及，只是因为粗疏简
略，达不到足够的“像素”要求，更缺乏统摄全貌的系统性，因而
留下了一项文献补位的历史性任务。

语音是语言的外部形式，方言与普通话之别，一种方言与
他种方言之别，首先在于语音之别，确保语音“第一现场”的真
实性是方言描述的重中之重。 吴语语音有其特殊的复杂性，浊
音字多，韵母发音从舌尖舌面到舌根的高低各地不一，此外吴
语还完全保留了古入声韵。

由于方言分支间的差距大而难以模拟，至今尚无可为吴语
方言注音的音标系统， 现代汉语拼音也只能拼注部分方言字
音。学界使用的国际音标，除语言专家和专业语言工作者外，无
人能识读除标注英语单词以外的音标符号， 而王世范先生的
《衢州话》（珍藏版） 则着重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语言学界为方
言标注音读的障碍，依据本方言区语音特点，“量身定制”创设
的衢州话标注体系可谓务实而完备。

这一标音系统明白简便，既有接近汉语拼音的声韵母音节
标注，又有“特定汉字单注和拼切” 法（类似古时的反切而比反
切更为便捷）相辅。两套拼注法并用，读者可以连声带调读出每
一个字音，原汁原味地展示所有字、词、句的衢州话音腔。 这是
创设方言语音标注的首例，这套标注方法也可为吴语各方言片
区提供借鉴，例如已有识者指出吴语方言片区中确有不少音读
超出了《广韵》所示的层次而难以拟音。

《衢州话》（珍藏版） 全编收集了约 6000 个单字和 5000 个
现代词语，均按衢州话读音和语音特点精心列表展示。 除按上
述特创标注法读出“衢州话” 外，均与汉语拼音一一对照，以达
到“学准普通话，不忘家乡话” 的双向效果。 在这一特定意义
上，本编便成了一部实用的“衢州话词典” 。

在“为衢州话留声” 的宗旨下，本编著直接体现的严密精
微，试举一例。如“衢州话的翘舌声母与翘舌音节”，通常人们都
以为南方话没有翘舌音，其实不然，凭着王先生对语音的敏锐
辨识力，早就发现衢州话有本地人习焉不察，语言界未曾言及
的明显而强势的翘舌音，故将其列为衢州话的主要语音特点之
一，并设立专章，从翘舌音品类、大量字词实例、翔实的数据，科
学严谨地举证了翘舌音（含舌页音）这一语音现象在南方方言
衢州话中的强势存在，并分析其原因，令人信服。这也是对吴语
语音研究的一大贡献。衢州人说“朱、处、书、如”，笔者就感觉出
声母的舌面明显高于当下浙东一带人的发声，说“装、窗、霜”等
字已与普通话无甚差别了。 衢州话翘舌音实际上十分强势，本
编著总结出有 61 个翘舌音节与普通话相对应。

一定有读者对衢州话口语词汇和文段饶有兴趣，本著述从
单词、俗语、谚语、歇后语、歌谣、谜语，到通篇可口述的衢州文
史掌故，都以本编标音系统与普通话拼音作“双语式”展现；衢
州话中某些与普通话不可通约的特定概念、语法特点和带地域
色彩的修辞手法，“衢式普通话”中的用词、声腔、词序等等不能
褪尽的方言文化“胎记”，均被编著者一一捕捉。所有这些，都能
让人充分感受到古城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与生动样貌。特定方
言根植于特定地域，方言专著的可贵，正在于它真实地刨到了
一地历史文化的深根。

自从 2006 年为新编《衢州市志》撰写方言篇目“衢州话”算
起，至今年初夏近 50 万字卷帙《衢州话》（珍藏版）的问世，这部
著述已耗去了王世范先生 15 年的心血。 尽管王先生有着超人
的语言天赋，但作为一个外地人，写成如此高水平的《衢州话》
（珍藏版）已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从 70 岁开始 15 年来的
执着精进，数易其稿，长期带病案头而笔耕不辍。

无所依傍，独力搜求，处处关顾，时时寻访质询的方言撰
述，该是一项怎样的文化工程？ 真所谓可与知者道而难为外人
言。 这部编著收录的衢州话口语语词数以千计，全是在王先生
看书报电视、行路，以至吃饭睡觉时从记忆仓库中搜寻和“突
闪”出来的。 它们稍纵即逝，唯一的办法就是即时笔录，如此长
期积累，庶几不致遗漏。若有把握不准的音义，随即向衢籍同事
或街坊老人询问核实，有的还与各地方言作比较参考才得以确
定，一字一词都不马虎，工夫可知。

一切浩繁的工作，特别是繁复的表格，全凭手工操作；因要
做到极其精确，发现错漏就须当即补正，甚至返工重来。 所以
15 年来垒稿过身，废笔数百。 更须一提的是书稿制版初印时的
校对工作，面对细微的语言表述符号，出版社校对人员可说完
全陌生，所以还必须由著作者亲力亲为；一旦有所疏忽，则将留
下百年遗憾，为此又不知花去了王先生多少精力。

有付出就会有赞誉和肯定，中国方言研究院院长曹志耘先
生为王先生的《衢州话》（珍藏版）作序，他说先生虽然不是衢州
人，却因为先生对本地方言的潜心研究，已然成了一位“资深衢
州人”和方言的资深研究者。 而著名方言学家、我省语言志总编
傅国通先生还认为《衢州话》的价值，在当前可以用作本地中小
学的语文教学辅导书，加深认知家乡话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社会背景；也有助来衢外地人了解本地文化，与本地人和谐相
处。而从长远看，《衢州话》必将成为一部地方语言文献，它的文
化历史价值，将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来。

故乡很近，
母亲捣衣的棒槌，
那么低沉，
我能听得清她忧伤的
余音。

故乡很远，
父亲犁地的背影，

那么岸然，
我却望不见他沧桑的
容颜。

故乡啊，
你的距离谁能丈量？
想你时你短，
见你时你长！

今年桂花开得迟，刚零星闻到
桂香，朋友就要带我去吃桂花饼。

但是这个桂花饼要吃到不容
易，须得去浙江衢州，一个叫杜泽
的古镇才有。桂花饼乍看起来像个
馒头，里面却是空心的，只有薄薄
一层，桂花撒于饼内，一口咬下去，
饼层松脆，又香又甜，是当地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于是， 这个秋风乍凉的午后，
我在杜泽古镇的老街上，吃到了这
一道时令的美味。这是一条历史悠
久的老街。 古时，杜泽乃衢州往杭
州建德的必经之地， 到明末清初
时，文人辈出、商贾云集，甚是繁
华。杜泽小镇上，形成 39 条街巷交
错的格局，有“千户烟灶万户丁”之
称。 而今，这些老街穿越历史时空
留下来，前些年，当地政府按照修
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改造，既保留了
原有的建筑风貌，也保留了原住民
的珍贵的生活样貌。

做桂花饼的店叫“谢继桂花饼
店”，男主人谢志雄做饼已近 20 个
年头。他开店的老房子已有 140 多

年历史，前店后作坊，有电烤炉、吊
炉，也有土炉，生产实现了半机械
化加工，除了桂花饼，同时也制作
出售鸡蛋糕、麻酥糖、小酥饼、芙蓉
糕等糕点。 单单桂花饼，每年就要
卖 100 多万个。

这“空心饼”是如何做出来的？
我们一边喝茶、吃饼，一边听老板
聊天，知道很多秘密———把馅包到
饼皮里， 再把饼扔进一匾芝麻堆
里，匾筐左右摇晃，让饼面沾满一
层的白芝麻。然后上炉烘烤。“空心
饼”的秘密就在这里———在水分和
温度的共同作用下， 饼皮迅速膨
起，上下饼皮分开，形成空心。高温
下的桂花，香气裹挟糖浆，在中空
的饼内左突右撞，却又始终封闭于
其中，成就了独具特色的桂花饼。

跟谢志雄一样，这条老街上的
很多手艺人， 天天都在老街出没。
打铁的、理发的、用麦芽糖做糖画
的、廊亭里说书的、卖馄饨的、卖灌
肠的，他们是这老街的一部分。 难
以想象， 如果这一条街上缺了他
们，老街还有什么意思。

譬如说，街上有家宝仙手工馄
饨，已经开了 44 年。主人宝仙阿姨
现在年纪大了，依然是每天早上三
四点就起来做馄饨皮了，所有的馄
饨皮都是当天亲手擀的。白天有客
人来吃馄饨，宝仙阿姨一律现包现
煮。 刚煮出的馄饨皮薄如蝉翼，汤
汁鲜美，很多年轻人都是排着队来
这里打卡一碗馄饨。 朋友说，不知
道宝仙阿姨二十来岁的时候，是怎
么一个情形，一定有着许多美好的
故事吧。上世纪 80 年代的老街，一
间小小的馄饨店开张，一个年轻姑
娘的生活故事从这里展开。 想想
看，这是一部多么怀旧的电影场景
呀！

再譬如说，老街上还有很多家
灌肠店。 灌肠是老街的一道美食。
杜泽的灌肠分为两种，一种用石磨
将米磨成浆，用盐、生姜、辣椒等调
料配好，灌入猪肠内，称之为米浆
灌肠。 另一种，是糯米直接浸入调
味料里，再灌入猪肠内，谓之糯米
灌肠。 喜欢爽滑的就吃米浆，喜欢
嚼劲的可选择糯米。 煮好的灌肠，
一段一段扎成滚圆， 浸在红通通、
香喷喷、 咕嘟咕嘟冒泡的卤汁里，
香气飘荡在整条街上。饥肠辘辘的
游客闻到这个香，没有人能抵挡得
住它的诱惑。尤其是秋冬季节的凉
风里，捧一段热乎乎的灌肠边走边
吃，真是一种温暖的享受。

这老街上还有酒坊、 糖坊、染

坊、豆腐坊、药铺、旅店、丝线店、烟
店、杂货店，哪一家没有一点故事
呢？ 这样的故事，随随便便一说便
是几十年的时光，随随便便一说便
是两三代人的光阴；既有令人唏嘘
不已的变迁，也有叫人感动落泪的
细节， 有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也
有日起日落的平淡日常。 一条老
街， 细心收藏了多少的人世悲欢，
也轻轻抚平了多少的岁月沧桑。

所以，当我们走在这一条老街
上，其实是走在他们的生活里。 如
果说老街有灵魂的话，他们就是老
街的灵魂。

古镇也好，老街也好，这些年
可真多，简直是遍地开花。 什么新
建仿古的老街、 旧底子翻新的老
街、不老不新的老街，形形色色，热
闹一时，而其中昙花一现的为数不
少。 深究一下，不过都是徒有其表
而已———原住民都搬走了，过去的
生活记忆都拆掉了，烟火气息都抹
去了，所谓的老街，还能留下什么？
不过是虚假的风景。

老街一定得是“活”的才有味
道， 才能勾起人们情感的共鸣，找
回记忆中的乡愁。 老街的记忆，终
究是属于那些努力追寻美好生活、
不让一日枉过的人。 老街其实不
老，街上人的面孔是构成老街的集
体记忆。 也只有这样，老街才能够
传承讲述新的故事。

《衢州话》：
古城独特地域文化的刨根之作
戚平岖

周华诚

平淡日常 老街面孔

因为一个后字，总觉得似曾相识。你看，
后园，是儿时听蝉寻蚁，纳凉捕萤的宝地；后
山， 是那些年母亲灶头炊烟袅袅的柴火维
系；后方，带着一丝神秘，那是一个浓厚历史
负重的地方，它总能为前线送去源源不断的
物资，又成为前线战士休息的避风港；而后
生，是新的力量，家国的希望和未来。

后溪，位于衢江区最南端，与江山接壤，
G320 穿镇而过。 它又在江山港的右岸。 所
以，后溪水陆交通利，闹而不喧，动静恰好。
历史上的后溪，是仙霞古道出信安古城去向
福建的第一驿站，亦是历经古道长途跋涉即
将进入江浙第一城的最后停留。无论陆路还
是溯溪，后溪都给那些匆匆来往的羁旅商客
沏一杯茶，备一碗点心，安心息一脚，除却一
身疲惫。 后溪就是商客身心暂时的安放地。

后溪的老街， 没有杜泽老街奢华凝重，
更没有江南烟雨的人文气。 当然，它本来就
是来来往往过客的驿站，前前后后都有繁华
古镇古城， 所以它不需要靠繁华来取悦于
人，它只要简洁、实用、安静、闲适，商旅有一

个歇脚处，有一个眺望前方的念想即可。 它
没有廿八都那种镇守边疆的军事氛围，也不
可能有开化华埠商业的繁华。 所以，后溪农
商并重，甚至依然以农耕作为村民主业。 你
看，行走在修葺如初的老街，还是原来那些
闲适而行的乡人，他们耕田收稻，种橘子、甘
蔗，一则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二则顺便与来
来往往的商旅做些小买卖。

如今，驿站的功能已经远去，后溪终于
可以成为一个纯粹让人栖息的后园子。

衢州，浙闽赣徽四省联盟大花园城市之
一。位于衢江南岸的信安古城是衢州市文旅
发展最耀眼的明星。 从水亭门出发，只要沿
着衢江南岸的绿道，30 分钟就可以到“后溪
街”。 绿道的一头是集古朴与繁华一身的千
年古城，一头连着的是桔子飘香、风吹绿浪
的后溪小镇，动静结合，烟火喧嚣两端系。

印象最深的一定是江山港南岸的那片
绿地。 这片绿地属于泉井边村，后溪镇的一
个村落。 村子和名字一样有故事。 这里有
400 年种植甘蔗的历史。 村里有一口古井，

终年泉涌，传说泉井边出过状元，于是这里
的甘蔗就成为朝廷的贡品。 我们不知道是状
元成就了这片甘蔗，还是这片甘蔗林哺育了
状元。

金秋的十月，八百亩的甘蔗，如森林一
般伫立在那里，如剑芒的叶子在阳光的照射
下，闪闪亮光。让人感受到生长的力量。秋风
拂过，修长的甘蔗，如系着裙带的淑女，在风
中翩翩起舞。 恰好一位蔗农戴着斗笠，咧着
嘴，从甘蔗林里走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脸
上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这片土地掀起的绿浪
一定是后溪祖祖辈辈对生活、对生命最好的
诠释。

村民说，这 800 亩甘蔗，目前有 10 余个
品种，而且正在引进更多种类，这里要成为
甘蔗的博物馆。 蔗糖厂、甘蔗主题体验式公
园、民宿都已经在建设中。 不久的将来，这里
将会是衢州最大的甘蔗产业体验园。 我们可
否想像，在不久的将来，这片绿地将会迎来
别样的风景？

城堡里的人渴望的是乡村与田园。15 公
里外的信安古城里，有忙碌的，日夜奔波的
城市人，还有那些渴望新天地的孩子。 他们
一定会念想着后溪， 那是他们心灵的后花
园。

后溪的印象，是平静、是闲适、是未来之
地。

后溪，让人回忆，让人停留，让人感到安
静、平和、有希望。

杜一岳

故乡的距离（外一首）

人生短短数十春，必要辛勤去打拼。
一分耕耘一分获，几滴汗水几滴金。
须寻秋色须寻梦，莫负昭华莫负心。
但使孜孜长奋发，定得胜利傲乾坤。

吴庆耀

励志诗

江水平流一色深，华灯溢彩两眸新。
乐飘沙滩童亡赖， 霞映柳堤翁望尘。

廖立生

乌溪揽胜

余昔青

后溪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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